
乌桕树的记忆

三甲冲倒水河畔的山川风物， 自然也有她独
特之处。 山坡、田间、路头、河边，大大小小的乌桕
树，漫山遍野。霜降之后，乌桕树绿装换上红装，像
喝酒脸红的汉子。

“暴动暴动，工农打先锋，拿起刀和枪，一同去
进攻。暴动暴动，天下归工农，再不当牛马，要做主
人翁。 一心跟着共产党，革命定成功。 ”

至今， 这首歌谣在三甲冲倒水河畔仍是耳熟
能详。

1899

年，箭厂河乡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程儒
香便出生在这山青水秀的龙虎之地。 他性格豪放
大气，胆量过人。 在邬冲学堂接受了革命思想，他
与他的农友们唱着这首歌、 打着响亮喧天的“呵
嗬”声参加了黄麻起义。 他手持长矛，与敌血战。

1928

年
1

月，程儒香不幸被捕，国民党还乡团连
续十多天对程儒香使用了各种酷刑。北风怒号，滴
水成冰。敌人用四根铁耙齿钉把他钉在墙上，他从
昏迷中醒来后依旧大声痛斥敌人。 残忍的敌人又
把他钉在荒郊野外的乌桕树上两天多，

1928

年农
历正月初一被折磨致死。当年，这棵乌桕树就挺立
在我曾经就读过的箭厂河高中校园内的印墩高地
上，至今这里还有程儒香烈士英勇就义纪念碑。

上高中时那年的清明节， 我和同学们依旧团
团围绕在纪念碑和乌桕树四周， 听老师讲程儒香
烈士悲壮的故事。 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着那棵
苍劲的乌桕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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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黑黝黝大洞， 心里是那般的
恐惧与沉痛。心在滴血，手在颤抖，泪如雨下。人非
草木，孰能无情。正当壮年的程儒香，永别了妻儿，

永别了年迈的父母，此时一别，家人何依？ 妻儿何
托？或许他的心正痛苦地滴着血。铮铮铁骨，生死
何惧。年轻的程儒香，用他的青春和热血，以义无
反顾的英雄气概，唱响了一曲慷慨悲歌。 血雨腥
风中，这条硬汉，用鲜血染红了天边的云霞，以鲜
活的生命铸就了坚挺的脊梁。 一腔热血， 何等豪
气！ 历史的天空将永生不息地飘荡着这颗不屈的
魂灵。

如今，大别山早已散去了硝烟，停息了枪声。

忘记意味着背叛，失忆残酷的过去，忘掉峥嵘的岁
月， 除却应有的敬仰， 让世人如何体味今日的幸
福。 当下，我们并不缺少幸福，而是缺少了感受幸
福的能力与敏感。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如今，倒
水河旁大大小小的乌桕树， 经历了岁月的风霜雪
雨，经过了寒风冷冻，枫叶般的圆叶绿了又黄，黄
了又红，红了又谢，谢了又绿，年年岁岁，岁岁年
年，一串串如珠之圆的乌桕树颗粒，是那样纯净洁
白，玲珑可爱。终于，虬枝苍劲挺拔、无所畏惧的乌
桕树送走了黑暗，送走了迷茫，迎来了胜利，迎来
了万丈霞光。

铮铮铁骨，铸满荣光；浩气长空，永驻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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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水 河 在 流 淌

石和安

明清年间，鄂豫皖交界的三甲冲，因有三位举人在京城会试中进士而得名。 门前的倒水河，属于
长江上游一条小小的支流。它顺着山势，自东北向西南悠然而去，宛延绵长。在倒水河盘桓的山湾里，

屈指可数的几个自然村，人们多以宗族姓氏为群落依山而居，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倒水河像一
条玉带，流经厚重的沃土，流过沧桑的岁月，将河边的自然村落点缀得错落有致。

那所学堂

至今，三甲冲倒水河的老人还记得这样一首
民歌：

“要吃米，把秧栽，要过河，把船摆；穷哥要想得
自在，人人拥护苏维埃。 ”

在邬冲小村庄南头几间低矮古老的平房里，不
时传出琅琅书声。 这就是三甲冲倒水河最早的学
校———邬冲学堂了。

1926

年， 鄂豫皖早期革命领导人吴焕先回到
家乡箭厂河四角曹门宣传马列主义， 组织闹革命。

与吴焕先同在麻城蚕业学校学习过的三甲冲倒水
河一岭之隔的毛国兴热烈响应， 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自幼好学上进，幼时读私塾，老师连问他十几
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老师惊讶万分，曰：“吾执教
数载，授徒三百余，唯汝出类拔萃，师之骄也。”要唤
醒民众，必先重教化。这年冬天，毛国兴与戴畈的戴
华堂、邬冲方保元，创办了三甲冲倒水河畔第一所
学校———邬冲学堂，并亲自给学生授课。免交学费，

动员贫困群众听课，招收贫民子弟读书，讲授革命
道理。短短一年多，培训贫苦群众和学生

300

余人。

1927

年
11

月，黄麻起义爆发，毛国兴率学生
军与敢死队主攻黄安县北门，邬冲学堂学生、后任
敢死队小队长的吴战行，第一个把革命的红旗插入
黄安城墙。红旗手当然是敌人的靶子。他也是黄麻
起义壮烈牺牲的第一人。 起义失败，毛国兴落入敌
手，残暴的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在他的脊背上绑
一捆香，烧得他一次又一次的昏迷。敌人将他示众，

他使出全身之力，高呼“敌人必败，革命必胜”口号，

慷慨赴死。邬冲学堂老师方保元，由于告密被捕。敌
人用压杠子、睡铁钉摇篮、老虎凳等酷刑，对他进行
拷打，他威武不屈，在黄安县城东被杀害。为躲避敌
人追杀，其妻让人把最小的儿子偷偷送到光山亲戚
家，为方家留下了独苗，然后绑上只有几岁的大儿
子，一同跳进水塘自尽。

几多唏嘘，几多感慨。

那日，静静地梦幻般一个人走着。 信步走进了
邬冲学堂后面那片修长挺拨的竹林，走进儿童时代
多次偷偷洗澡游泳的水塘和捉泥鳅摸鱼虾打水仗
的倒水河。如今的学堂后山冈上，芳草萋萋，竹木参
天，静静的倒水河，宁静地泛着清波，映着蓝天白
云，牛羊静静地吃草；河的两边，是一片一片的农
田，人们在享受着自己安宁惬意的生活，编织着奔
向幸福美好生活的梦想。当年学堂的那几间平房已
不复存在， 在原址上拔地而起的两层楼房分外耀
眼，成为倒水河边一道靓丽的风景，成为人们心中
永远的文化符号。走上二楼，心情倏然凝重，默默抚
摸走廊洁白的廊柱，看着窗明几净的教室，我又一
次泪流满面———这里是如此让我怀想， 让我依恋。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 我在这里度过了
我的小学五年， 留住了我的童年与永远的念想，欢
乐与抹不去的追忆。 抬头仰望天空，我多么期待毛
国兴、方保元及邬冲学堂的那些英姿勃发的老师先
辈与学生们，此刻也在凝望这块厚土，凝望用青春
与生命流连忘返的地方……

血液与热土相融，灵魂被厚重的历史撞击。 倒
水河旁这座僻静的邬冲小学，安放了我永远的遐思
与永远无法宁静的追忆。

（未完待续）

品时空诗

鹰，在天空盘旋
野兔看它是魔鬼
孩子看它是风筝

鹰，在山谷飞翔
山民看它是神
游人看它是风景

一棵树
一棵树
站在地头
看父亲播种
看苗儿成长

一棵树
站在地头
看庄稼成熟
看父亲收获

一棵树
站在地头
满树的小鸟
是唱歌的叶子

栀子花

汪鹏

一阵清香扑鼻来，

环视周边无花栽。

顺香寻至百米外，

朵朵白玉始盛开。

近看天使犹可爱，

绿裙更衬脸洁白。

有心将花揽入怀，

手停半空不忍摘。

花蕊含羞露欲滴，

圣洁高贵骨里来。

芳香无意随风去，

开窍醒脑留清白。

鹰

（外一首）

喻玺


